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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八方枪声骤然大作，响成一片。 晁子轩嘴角一哆嗦，晁子霖
咬了咬牙，大门外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和洋兵叽里呱啦的声音。哗啦一
声，大门被撞开，一群洋兵端着枪冲了进来。“老二，拦住他们，给信文
他们拖点时间。 ”晁子霖说过，大喝一声，“你们想干什么？ 这是私人
家业。 ”便提刀上前，拦在那伙洋兵面前。晁子轩和晁子瞻不甘落后，
几步跨上去，站在哥哥身边，用手里的家伙指着洋兵。

这些洋兵在烧杀抢掠，如入无人之境，根本没想到会有人阻拦，
看到几个人冲上来时，均愣了一愣。 仅仅只是一瞬间，见只有三个男
人手里持有冷兵器，另外三个女人，一个拿了把菜刀，一个拿着一只
锅铲，另一个甚至只是拿了把扫帚，顿时壮胆了，纷纷举起枪。六个人
原只想组成一道人墙，将洋兵阻一下，好让家人有更多的时间逃走。
可他们没想到，洋兵的枪端起来的同时，有人已经扣下了扳机。 枪声
一响，其他洋兵仿佛得到信号一般，纷纷扣动扳机。

三个女人顿时倒地，当场被乱枪打死。 晁子霖的肩膀、大腿上各
中了一枪，又被一个洋兵一脚踹倒。 晁子轩听到枪响，顿时眼都瞪圆
了，大叫一声：“老子跟你们拼了。”说完便冲上去。可是，他仅仅是冲
了两步，就被子弹打中，倒在地上。晁子瞻到底年轻敏捷一些，他冲上
去扑倒了一个洋兵，却被另一个洋兵一刺刀捅上了身。
“别开枪！别开枪！”松下妆品株式会社社长松下长生一边焦急地

大叫，一边分开众洋兵，冲了进来。 他的本意是要抓几个活的，但事情
的发展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这些入侵他国的士兵，身处陌生的地方，
面对陌生的人和事，心理十分脆弱，更充满了恐惧，对于哪怕一点点危
险的苗头都会极其敏感。 就算有纪律约束，他们都可能因为恐惧而失
误，何况现在完全失去了约束，处于完全的自由状态。恐惧以及自我感
觉的强大，便会激发一种嗜血的疯狂，杀人对于他们来说成了一场狂
欢。

松下长生一眼就看见了血泊之中的晁子霖。 晁子霖用刀尖拄着
地，支撑着身体，慢慢地站了起来，一双眼睛如锋利的刀刃，盯着松下
长生，牙缝之中迸出一句：“是你！日本鬼子！”松下长生皮笑肉不笑，
装出无辜之状，摊摊双手说：“晁掌柜，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是
来帮你的，可惜晚了一步……”晁子霖哈哈大笑：“是豺狼，你披着羊
皮，那嘴脸也不像！ ”

松下长生看了看晁家院子，院子四周到处是跑动的脚步声。松下
长生跨前一步，脸色显得很平和：“晁掌柜，你是个聪明人。 京西胭脂
铺已经被包围，别说是人，就是一只老鼠，也别想逃出去。 晁家几十
口，是死是活，就在你的一句话。 ”“砰！砰！砰！ ”外面枪声如爆豆一
般，铺天盖地。晁子霖脸色大变。松下长生冰冷地道：“你听听这枪声，
每一声枪响，你们晁家就可能少了一个人。你难道真的愿意看到他们
一个个死在你的面前？ 只要你肯和我们合作，听加藤太君的话，我保
证你们全家的生命安全。 ”
加藤手握军刀，叽里呱啦说了一番日本话。晁子霖疑惑地望着加

藤，不知其意。 松下长生说：“加藤大佐的意思是，交出晁家的胭脂配
方，他就会放一颗信号弹，通知所有的士兵停止开枪，保住你们全家
人性命。否则，全家人被杀，配方仍然保不住，你好好考虑一下。”晁子
霖用刀撑在地下，调动全身意志力稳定自己，不让自己倒下。 伤口在
流血，他能感觉到，自己越来越虚弱，全身发软，力量正在悄然而逝。
再看看躺在地上的妻子、弟弟和弟媳妇，他的脑子极其清醒。
“我答应你的条件。 ”晁子霖拼尽全力，说出一句话。 松下长生面

露喜色，立即转身，对加藤大佐说了几句话。 加藤举起右手，在空中挥了
一下。 身边一个日本鬼子从腰间拔出一支信号枪，举起来对天空开了一
枪。 砰！ 一声枪响，一颗红色信号弹升上了天空。 京西胭脂铺四周的枪
声立刻停止了，远处，不时还有枪声、哭喊声传来。 松下长生得意地说：
“看，我们是讲信用的，也希望你讲信用，别用一家人的性命开玩笑！ 你
的伤口在流血，你没有多少血可流，你说出来，我立刻给你包扎……”

晁子霖双手扶着大刀，挺直了身体，高高地昂起头，看了看血红
的天，那是燃烧的火焰映红了天，那是中国人的血在流。 晁子霖一声
长啸：“京西胭脂铺不会就这么倒的！ ”说完，拼尽最后一点力气，艰
难地将大刀举起来，猛地向松下长生劈过去。然而，刀并没有落下来。
就在他举起刀的那一瞬，日本鬼子开枪了，砰砰一阵乱响，无数颗子
弹扑向晁子霖的肉身，在他的身上爆开一朵又一朵花，却没有见到多
少血。他的血，几乎流光了。即使如此，晁子霖仍然硬撑着，不肯倒下。
可毕竟已经没有力气，举不动大刀了，那柄跟了他几十年的大刀，先
从他的手中失落，掉在地下，咣当一声响，弹了一下。在大刀跌落的余
声中，晁子霖的身子晃了几晃。他显然还想站稳自己，可是不能，轰然
倒了下去，如一座山崩塌似的，发出一声闷响，眼睛却圆圆地睁着。

松下长生叹息了一声：“可惜……” 加藤大佐却赞了一句：“这
个中国人有骨气！ ”松下长生换了笑脸：“加藤君，晁家可是家财万
贯，钱财归你，如果有活的人，无论大小，留给我！ ”洋兵们一声欢呼，
开始抢掠。松下长生并没有对晁子霖说假话，京西胭脂铺四面都有日
本军队，呈包围之势。 晁子寅、晁信仁、晁信文以及家人刚刚出门，就
被乱枪打死，大人孩子无一幸免。

晁信武拿到装配方的锦盒后并没有立即离开。锦盒带着不方便，
他先回了自己的房间，打开锦盒，拿出里面的传家宝，用布包了，结成
一个包袱，背在身上，才匆忙出门。 他没有选择门，而是选了西面的
墙。 西墙外是一条巷子，只要落地，可以迅速逃离。 来到西墙边，晁信
武爬上一棵树，借助树枝的掩护，先看了看外面的情况。 晁信武是练
武之人，长期担任护院之职，早已经练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敏锐。
他在树上刚刚冒头，感觉外面有些响动，迅速将身子往下一溜，立即
有一排子弹飞来，从他头上掠过时，仿佛他的头皮都在跳动。

晁信武知道从这里无法逃走，立即跳下来，转个方向，向前跑。晁
信武判断，洋兵有备而来的，所有的门都被堵上了。恐怕不仅仅是门，
哪怕是小巷，他们也都可能派重兵把守。 这不像是一次随意的抢掠，
更像是一次有预谋的抢夺。 事情很严重，晁家人能逃出一个是一个，
别的顾不上了。晁家的院子并不是正规的四方形，在西北角留下了一
地很大的凹地。 起先，晁家买这块地盖后院的时候，这一块属于一个
姓吴的人家。 吴家说什么都不肯卖给晁家。 晁家无可奈何，只得将自
己的院墙围着吴家的墙建。晁家的墙高，墙边又栽了大树，浓荫蔽日，
把吴家盖住了。吴家恰好流年不顺，多灾多病。风水先生说，这是因为
晁家坏了吴家的风水。 吴家无可奈何，既不肯将这块地卖给晁家，又
不敢在这里住，于是举家迁走，房子遗弃在那里，没几年就破败了。

信武想，四周都是洋兵，除了吴家那些残垣断瓦，别处是无路可
逃了，只能往那里去碰碰运气。晁信武先爬上一棵树，试探了一下，果
然没有枪声传来。 他顺势爬上了围墙，还是没有危机，于是从围墙下
来，落到了吴家的残屋里。这里是残屋，根本没有门，只有几堵破败的
墙。前面是一棵大槐树。躲在槐树下，信武仔细听了听动静，感觉沿着
晁家围墙，似乎都有洋兵把守。 由此可见，洋兵似乎是专门针对晁家
的，而直对着他的那条小巷，却没什么动静……

京西胭脂铺京城陷落

洋兵打进来了！
“老佛爷西巡！ 洋兵打进来

了！”晁子轩扑进了院门。他的腿脚
有点不方便，拄着拐棍，右手的纸扇
忘了扇，身上的短袖绸衫湿透了，额
头上的汗如线串着的珍珠一般，直
往下淌。他的前脚刚刚迈进门槛，颤
抖的声音就喊了出来。听到声音，从
京西胭脂铺店堂里跑出三个年轻
人。他们穿着丝绸短衫，各自手里抓
了一把纸扇，不停地扇着。店堂向院
子开有后门， 他们是从三个不同的
后门跨进院子的。这三个人中，有两
个是晁子轩的儿子：长子信文，次子
信武。另一个三十多岁，出来的那扇
门离照壁远些，所以他落在最后。他
是京西胭脂铺掌柜晁子霖的长子信
仁。

晁子轩刚刚转过照壁， 两个儿
子已经抢到他的面前，争着问情况。
晁子轩用拐杖在地上杵了两下，右
手的扇子快速地扇着， 脸上挂满了
汗。晁信文顾不得自己了，忙用手里
的扇子扇父亲的后背。 晁子轩不理
会儿子，却问站在后面的信仁：“你
爹呢？ ”“在后院呢。 ”晁信仁说，
“二叔， 今儿个又有什么不好的消
息？ ”晁子轩将手里的纸扇扔给老
二，伸手擦了擦额头的汗，沿着回廊
向正堂走去，一边走一边说：“皇上
和太后跑了，说是西巡。洋兵已经破
城，北京城恐怕要遭难了。 ”“破城
了？ ”晁信文和晁信武兄弟俩同时
惊叫了一声。 晁信仁露出惊愕的神
色，有些惶恐地说：“二叔，那您快
想办法啊。 ”

晁子轩停下来， 掉过头看了看
信仁，说：“信仁啊，这恐怕是一次
劫难啊，躲得过躲不过，就在这两天
了。你劝劝你爹，还是去西边躲一躲
吧。西太后和皇上都可以西巡，我们
平头百姓为什么不能去？ 好汉不吃
眼前亏，避开洋兵，等局势稳了再回
来。 ”“我爹哪里肯听我的？ ”晁信
仁有些懊恼地说。 晁信武说：“那我
们不能这样等死啊。 ” 晁信文说：
“爹， 您快点想办法劝一劝大伯
吧。 ”晁子轩摆了摆头，什么都没
说，转身从天井边的廊道向前走去。

晁家是京西的大家族，共四子，
老大子霖，是晁氏家族的主心骨，也
是京西胭脂铺的大掌柜。老二子轩，
年轻的时候是个败家子， 染上过鸦
片，被晁家老爷子打折了一条腿，至
今走起路来还是一瘸一瘸的。 长子
信文出生之后， 子轩才开始浪子回
头， 现在主要负责处理京西胭脂铺
与官家的联络。老三子瞻，主要负责
家庭作坊的生产。老四子寅，主要负
责前店的销售。

早在几个月前，北京闹拳民，政
府虽然一再下谕旨剿灭， 可越剿越
多，越剿越乱。 坊间传说，这些拳民
其实是受慈禧太后暗中指使的，目
的就是想借助拳民逼一逼洋人，替
太后出一口恶气。那时，晁子轩就劝
过大哥，是不是暂时避一避，可大哥
不肯。到了五月底，外国政府以保护

使馆为名，强行向北京城派兵，晁子
轩听宫里传出的消息说， 外国人这
次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太后又听信
谗言，以为拳民真的刀枪不入，可以
对付洋枪洋炮。 果然，到了六月，局
势更加乱了， 拳民在京城四处搜杀
洋人，围烧教堂。

那段时间， 晁子轩天天只做一
件事———找宫里的熟人打听局势。
宫里负责采买的刘公公， 是太后面
前的红人，从他口里传出的消息，是
一片大好。说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朝
廷受尽了洋人的欺辱， 这次要借助
拳民好好出一出这口恶气。 但从另
一些人那里得到的消息， 却没有那
么乐观。有些胆大的私下里说，西宫
太后一个女人家，能有多少见识？又
常年生活在深宫之中， 对外面的事
一概不知， 完全听信身边几个人在
那里胡说八道，人家说什么，她就信
什么。六月，果然传来洋兵在天津大
沽登陆， 正向北京杀来的消息。 那
时，晁子轩已经数次和晁子霖商量，
京西胭脂铺是不是也要考虑避一下
风头。晁子霖的态度坚决不容置疑：
不走。

晁子轩正急急地往前走， 迎面
见大哥跨出门来， 他的身边跟着三
弟子瞻和四弟子寅。 晁子霖喝道：
“慌什么？天塌不下来。”声音不高，
却极具穿透力。 别说是院子里的人
不敢出声了，就连树上的知了，似乎
也被吓了一大跳，有那么一瞬间，半
点儿声音都没有。 晁子霖说：“别在
这里杵着，都给我进屋。 ”话音落
后，知了仿佛听到命令一般，立即大
声地叫起来。

晁子霖魁梧高大， 浓眉， 刀条
脸，一双虎眼，不苟言笑，不怒自威。
他稳稳地站在正堂门口， 手里同样
拿着扇子， 却没有动。 待他转身进
屋，其他人也跟着进去了。晁家的正
堂，中堂悬挂着一幅画像，这是京西
胭脂铺， 也就是当年的晁记胭脂坊
的创始人晁老太爷。 在他的画像之
下， 还有四幅较小的画像， 一字排
开， 上面分别是京西胭脂铺的四位
前掌柜。在这些画像之下，有一张长
条形供桌，供桌的正中摆着香炉，两
边排满了牌位， 所供的均是晁家祖
人。供桌前面还摆了一张八仙桌，八
仙桌的两边摆了两张太师椅。

晁子霖走上前，取了三炷香，点
燃后摆了摆手，让明火灭掉，然后将
香插进香炉，再退后几步，在正堂跪
下来。 晁子轩、晁子瞻、晁子寅跪在
哥哥身边。晁家的男丁，在他们身后
跪下一片。 晁子霖给祖宗的牌位烧
了三炷香，又磕了三个头。身后的晁
家子孙，也都跟着磕头。 拜过祖先，
晁子霖站起来，走近八仙桌，在左边
的太师椅上坐了， 对在场的人说：
“你们坐吧。 ”大家陆续坐下，晁子
轩坐在八仙桌的另一边， 老三和老
四分别坐在两位哥哥的身边。 晁信
仁等晚辈， 只能坐在正堂两边的椅
子上。

晁信义进货回来后， 在晁家废墟上哭了一
场，给父母叔婶以及兄弟姐妹们烧了些香。 他做
这件事的时候，有好些个邻居围在一旁，跟着落
泪。 待他将这一道场做完，邻居们争着向他讲述
当时的情况。 他就是京西胭脂铺掌柜晁子霖的第
二个儿子晁信义。 晁信义从十八岁就开始在外采
买原料。 做胭脂颜料的一般是红蓝花、蜀葵花、重
绛、黑豆皮、石榴、山花、苏方木等中草药，这一次
晁信义是去四川进货，才躲过一劫。

从邻居的口里，晁信义得知，当天洋兵杀过
来的时候，大家都躲进了家里，闩上了门。 外面到
底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看见，只听到外面不断地
响起枪声。 大约半夜的时候，听到晁家这一带响
起激烈的枪声。 一开始谁都不敢向外看，后来枪
声稀了下来， 才有胆大的从自家窗户向外望，看
到晁家是一片亮光，不像是灯光，更像是火把的
光。 不久，看到有很多人向外搬东西，装进大车
里，运了好几趟。 到后半夜洋兵才一把火将晁家
烧了。 后来，有人大喊救火，起先人们还不出门，
担心又碰到洋兵。 再一想，如若不救火，说不定就
烧到自己家了，才大了胆，一起出门，当时晁家院
子已经是一片火海。 于是，整条街都跑出来救火。
然而，火势实在太大了，又是从前院烧起的，前院
被烧光了，仅仅后院救下来几间屋。

等到天一亮，大家又都躲了起来，不敢开门，
怕遇到洋兵。那些洋兵成群结队地在街上窜，见了
值钱的东西就抢，见到年轻漂亮的女人就拉。一直
闹了好几天， 能抢的该抢的， 都已经抢得差不多
了，再抢多了，他们也没法弄走，才渐渐平静下来。
直到此时，大家才敢出来收拾。除了晁家满门遭难
之外，街头还抛着几具尸体，其中有一具年轻的女
尸，全身没有一丝衣服，赤裸着暴尸街头。 于是大
家在一起商量，得尽快把这些尸体处理了，不然可
能引起瘟疫。昌延里因此公推了几个人，成立善后
会，由王记胭脂坊的王兴业领头，有钱的出钱，有
人的出人，把街头的尸体集中，又将晁家的尸体挖
出来，一起埋了。京西胭脂铺的技师王玉堂为这个
事情忙碌了很多天，还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之
后谋了个工，讨生活去了。晁信义将这些帮过晁家
的人，一一问清楚，顾不得去父母叔婶坟前祭拜，
首先就登了王兴业的门。 ……

第二天，晁信义买了些香烛，来到父母叔婶
的坟前。 看到山上几十口新坟，他整个人都软了。
这些坟十分简陋， 他自己目前也无能力整修，哪
怕是立上一块牌的能力都没有。 他唯一能做的，
是烧些纸钱，拜几拜，向父母叔婶发誓，一定要重
振家业，一定要替他们重新修坟。 从坟地回来，晁
信义立即去了温记醋坊。 这是晁家的一个老关
系，和晁家已经是两代人的交情。
温记醋坊的总坊在山西，北京是最大的分店，

坐落在京西昌延里最南端， 一溜四大间宽敞明亮
的店铺，门楣上有四个正楷镀金大字：温记醋坊。
店铺左边两间房屋里摆放着几口大缸， 缸里是否
真的装满了老陈醋，谁都不知道。柜台后面是一排
排货架，货架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醋，右边的一个
店铺是接待客人的地方，中间摆放着几张茶几、椅
子。

温掌柜七十来岁，清瘦、矍铄，三绺飘逸的胡
须。 他在柜台里看到晁信义出现在大门外，站直
了身子，跪下去，重重地磕了一个头。 温掌柜悲喜
交加，忙手忙脚，绕过柜台，几步赶上来，语无伦
次地说：“贤侄啊！贤侄啊！”晁信义跨进店来，立
即又跪了下去，磕了一个头，站起来向前走了一
步，又一次跪下，再次磕头。
掌柜明白了晁信义要干什么，几步抢上前，一

把拉住他：“使不得，使不得。”温掌柜双手托住晁
信义， 激动地道：“贤侄……里面请坐……”“世
伯！ ”晁信义语一出，眼泪便流了出来，又要跪下
去磕头。 温掌柜拉住，说：“贤侄啊，别这样，千万
别这样。来，这边坐，我们叔侄说说话。”温掌柜把
晁信义拉到一侧的会客室，请晁信义坐下。晁信义
不坐，一定要给温掌柜磕头。 温掌柜拗不过，只好
坐上太师椅。 晁信义跪下去，说：“家门不幸，惨遭
灭门之祸，多亏世伯慷慨解囊，出手相助。 信义无
以为报，特来谢恩。 ”说着，连磕三个头。
温掌柜一阵唏嘘，将晁信义扶起坐了，又让伙

计沏上茶来。 温掌柜先端了茶杯，向晁信义让茶。
他的手在颤抖，说话的声音也有些抖动。 他双手端
了茶， 向晁信义面前送了送， 说：“贤侄， 请用点
茶。 ”
“谢谢世伯。”晁信义说，却不动。温掌柜将茶

杯放下，抬起手用衣服袖子拭擦着眼角的泪水，哽
咽着说：“京西胭脂铺遭受如此大难，老夫悲痛欲
绝呀！ 可怜我的子霖兄弟……”晁信义心中难过，
默默无言。 温掌柜悲伤了一阵，缓缓抬起头，看了
晁信义一眼：“贤侄，你现在有什么打算？”晁信义
站了起来，毕恭毕敬地施了一礼：“世伯，京西胭
脂铺遭受大难，但不能倒下，我要把京西胭脂铺开
起来！ ”温掌柜眼中满是赞许的目光：“好，有志
气，不愧是子霖的儿子！虎父无犬子啊！说说看，你
是怎么打算的？ ”“最好的方案，当然是重建京西
胭脂铺。 ”晁信义说。 温掌柜先是一愣，继而露出
赞许的目光：“那可要不少银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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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八国
联军侵入北京，京
西胭脂铺毁于一
旦， 一家数十口死
于非命。 晁家的幸
存者立志重建京西
胭脂铺， 并与对手
王记胭脂坊竞争皇
室专供权。 正当京
西胭脂铺和王记胭
脂坊斗得难分难解
之时， 西洋资本和
东洋资本悄然崛
起。面对内忧外患，
晁王两家决定摒弃
前嫌，联手御敌，共
度时艰。 岂料卢沟
桥一声炮响， 揭开
了日本人苦苦布局
五十年的真实面
目，两个民族品牌，
和整个民族一道陷
入危亡绝境……

京西胭脂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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